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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玩偶〉

佳作東山高中　林亭育

指導老師　洪憶梅

那時候的我不知道為什麼主人會願意

買下我。

店裡面的同伴們明明有著比我更亮麗

的外表，更神奇的功能，為什麼主人會連價

格都不問，就將我從玻璃櫃裡取出呢？

會飛翔、會唱歌的青鳥在我離去時輕

聲的祝我好運；能夠理解人類語言的薔薇盆

栽斂起了開得正盛的朵朵紅花，低聲嘀咕著

我聽不懂的話；其他的商品們則沒有什麼過

大的反應，畢竟只是又一場的交易。

我以為那是對我的祝福還有妒忌。

我是個功能不明的人型玩偶，不能走

路、不能控制表情、也無法聽見聲音，但在

主人抱著我到櫃臺結帳的時候，店主拍了拍

我的頭。

然後我聽到了一句「再見。」

＊

來到主人家已經快要一年了，我也開

始理解人類世界的各種用語。

主人是「混血兒」、「女性」、「高

二生」、「資優生」，也是「家暴受害者」。

主人很「漂亮」，有著天空色的眼睛以

及跟我一樣的漆黑長捲髮；但卻很「暴力」，

不時地會把我的身體用力拆開、然後丟到地

上。

一直到主人第一次對我施暴時，我才

知道我的特別之處在哪。

那天晚上，在我直勾勾地看著角落的蜘

蛛網的時候，突然聽見脖子附近「喀」的一

聲，伴隨著一陣衝擊。雖然我無法看過去，

但我知道──是我的肩膀自己接回來了，接

著是手臂、手掌、腰身、骨盆……身體的復

原在左腳掌接回腳踝時告一段落。

順帶一提，在我的印象中，那時候我

的肩膀應該位於床邊，很遠的距離。

我才懂了我的賣點是什麼──一個永

遠玩不壞的人偶。

我才懂了世故的青鳥為什麼要祝我好

運，以及一向囂張的薔薇為什麼突然斂起了

花瓣。

雖然主人對我使用暴力，但我就是沒

有辦法討厭她。

因為主人很「可憐」──雖然主人的

母親不會把她的關節拆開，但是我曾看過主

人的母親將主人摔到牆邊，我也曾看過主人

的額頭滲出紅色的液體。

大概是來到這個地方三個月後，我就

知道那紅色的液體叫做血。要是失血過多，

可能會「死亡」。

我並不太清楚死亡是什麼，因為我不

會流血，但應該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吧？

否則主人為什麼會因為那句時常拋來

的「去死」而哭泣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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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

主人的母親是個可怕的人，她的聲音

像是小孩拿著石頭刮傷玻璃一樣，尖銳得令

人厭惡，她會罵主人「去死」、「母豬」、

「拖油瓶」，也會拿著水管往主人身上鞭打。

但與此同時，她也是個漂亮的人。像

黑色綢緞的長捲髮，讓我想起店裡面那個有

點驕傲的公主娃娃身上的禮服，線條優美的

頸部，以及沒有一絲贅肉的身材，總是讓我

看得著迷不已。

主人的母親常常帶些不認識的「男人」

回來，我總是能隔著房門聽見她的溫言軟

語、還有嬌媚的喘息聲。

但那些男人總是不會出現太多次，週

期性的固定爭吵後，主人的母親會消沉好一

陣子──不煮飯或者是施行暴力之類的──

然後又會有新的男人出現。

她常常趁著主人上學去時，闖入主人

的房間，翻衣櫃、鑽桌底、開抽屜。上次她

找到了一本日記，當天晚上主人的臉就被打

腫了。

雖然她對主人那麼的惡劣，但我也沒

辦法討厭她。

她會在主人哭著睡著之後偷偷溜進房

間來，坐在主人的床沿，不斷的哭泣，不斷

的說著「我愛你」、「對不起」之類的破碎

語句。

雖然不太能理解，但應該是很溫柔的

話語吧？

＊

主人也不是只對我施行暴力的，她有

時候也會拿著軟毛的乾淨牙刷，梳理我的頭

髮，溫柔地對我輕訴著讚美的話語，然後露

出滿足的笑容。

主人房間的電視總是開著，就在擺放我

的桌子的正對面，是一扇我對這個世界的小

小窗口。早上是個說故事的銀髮老爺爺，中

午是有著甜美聲音的新聞主播，下午主人回

家時會把頻道切至音樂台，跟著旋律哼唱。

我想主人是怕安靜，或者是想將隔壁房間傳

來的聲音隔絕。

我的衣服跟身體是不一樣的，沒有辦

法自己拼湊回原本的模樣，在我第一次被拆

解之後的早晨，主人便注意到了。那天晚上

她將衣櫃裡面一件白色的洋裝剪開，替我縫

了一件新衣服。

那是主人送我的第一件禮物，雖然兩

天之後就破掉了。

＊

最近有個人常常待在房間裡跟主人聊

天，是個總帶著傻氣笑容的女孩子。她是主

人的同班同學，也可以說是「朋友」？

主人都叫她小盈，她似乎腦袋很差，

總是要主人教她功課，還常常在主人耐心的

講解之後，嘿嘿的笑著說聽不懂。

我不喜歡她。但主人似乎很高興，電

視也關掉了，很專心的與她對話。

就算是為了主人也好，試著喜歡上她

吧。我告誡自己。

「這個娃娃好漂亮！」小盈在第七次

表示聽不懂主人的解說之後，將滴溜滴溜轉

的眼神定在我身上，用略尖的聲音說著。

主人沒有對她的不專心表現出不滿，只

是將我抱到自己的腿上。「她是我的女兒。」

咦，我是女生嗎？



278

「哦──」小盈用好奇的眼神盯著

我，拖長了尾音。「這衣服是妳做的？」

她伸出手，邊觸摸我胸前的緞帶邊問著。

「是啊。」

「這孩子很幸福，有個愛她的媽

媽！」小盈笑了：「妳一定也是……啊啊，

好羨慕！」

我坐在主人的腿上，看不見她的表

情，卻感覺到她的身體一瞬間僵住了。

小盈沒注意到主人細小的變化，自

顧自的作出了結論，然後又露出了那種無

知的笑容。

我果然沒辦法喜歡她。

我無法理解主人為什麼會喜歡小盈

的存在。她的知識跟說故事的爺爺比起來

少得可憐，聲音又不像主播一樣甜美，哼

的曲調也五音不全，像個傻瓜一樣。

雖然我有點羨慕她，她能跟主人對

話，不讓主人孤單。

＊

昨晚主人的臉被母親弄出了明顯的

瘀青，不方便外出見人，於是向學校請了

假。她完成了參考書的題目後便開始縫製

我的洋裝，還弄了蝴蝶結髮飾給我。

就在主人幫我梳理頭髮的時候，門

鈴響了。

來訪者是小盈，她在關上房門後，

開始逼問主人瘀青的由來。她不相信主人

的所有說法──像是撞到抽油煙機或是在

浴室滑倒。

好煩，她好吵。「難道說是妳媽？

家暴？」

雖然她說對了，但主人一點都不開

心。本來就顯得窘迫的表情變成了哭臉，

透明的液體從眼睛裡溢出，沿著臉龐滑了

下來。

「那個、那個……不要哭啊……」

小盈似乎被主人的反應嚇到了，慌亂的拍

著主人的肩膀。「我可以幫妳唷，我幫妳

跟學校通報！」

啜泣變成了哭號。「不可以……」

主人的五官扭曲了，不斷的吐出拒絕的話

語。就算白皙的皮膚多了青紫的色塊、就

算秀氣的五官擠成一團──主人果然還是

很漂亮。

我想著些不著邊際的東西，然後祈

禱小盈快點離開，別再讓主人哭了。

「好，我不通報，不要哭了好不

好？」小盈似乎也手足無措，只好順了主

人的意，然後將主人摟進懷裡。

主人將臉蛋埋進小盈的懷裡，漸漸

地平穩了呼吸。擁抱有著這樣的效果嗎？

我又羨慕小盈了。我好想擁抱主人，

如果這樣能讓她不再哭泣的話。

在那之後，小盈天天都來報到。她

不提主人的瘀青了，卻總是纏著主人要她

向學校通報。

「還是告訴學校比較好──」

「113也是可以的──」
「所以說啊──」

主人從來沒有回應過小盈，也真虧

她能說這麼多次而不感到厭煩。

「為什麼不求救呢？那種媽媽有哪

裡好了、值得讓妳袒護──」小盈的語尾

未落，便被主人強硬的打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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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可以不要說我媽的壞話嗎？」明明是

問句，卻帶著幾分強硬、幾分命令的意味，

主人的表情顯得很難看。

＊

那天在玄關的地方斷斷續續地傳來了

爭吵聲，是主人跟小盈。

「沒有的事情」、「這是誤會」、「不

需要」、「不用」……我只能聽到這些片段

的字句，聽起來，主人似乎正在拒絕小盈的

某項要求。

兩人進了房間，爭吵依舊持續著。

「一次就好，就見見社工，然後把妳的

困難告訴對方嘛！」小盈的語氣帶點不由分

說的堅持，平時傻氣的模樣像是假的一樣。

「我見過了，在國中的時候。」主人

沒有刻意提高音量，語調卻冷淡得讓我感到

陌生。「其實根本不需要，我媽沒有做錯事

情，我的生活也沒有困難。」

「拜託，聽我的，不然我怎麼跟老師

──啊……」小盈話還沒講完，就立刻發出

了細小的哀鳴，然後遮住嘴巴。

我是個什麼都做不到的娃娃，僅有的

感官是耳朵。但我似乎感覺到了──房間的

空氣突然變得沉重，變得寒冷。

不對勁，好像哪裡不對勁。

不管是主人驟變的表情，還是小盈那

驚慌失措的模樣，都跟平時不一樣。

「……這樣啊。」不知道過了多久，

主人終於開了口。「是老師『麻煩』妳來陪

我的啊。」

「我、我……不是這樣！我──」小

盈結結巴巴的，想替自己說些什麼，卻被主

人阻止了。

「我現在很累，妳也是吧？先不要課

後複習了，好嗎？」主人瞬間扭曲的表情像

是錯覺一般，她露出了跟平時一樣溫柔的笑

容。

＊

小盈消失了。至少她不來家裡了。

這樣也好，因為主人在小盈離開的那

天哭了。她邊將自己的情緒發洩在我身上，

邊哭泣，顯得很痛苦。

我希望誰都不要擾亂現在的生活步調。

就算被打了，主人還是一樣漂亮，還會在家

裡幫我做衣服──這樣有什麼不好？

我不懂小盈的執拗。

我以為沒有小盈的日子會像以前一樣

繼續度過，卻在這天來了個客人。

他們──我指的是一個「社工人員」、

主人、還有母親──在房間裡面談論主人的

事情。

主人對社工人員說著自己的狀況：獨

生女，父親不明，但知道是外國人，似乎沒

有跟母親結婚。母親是優秀的電子工程師，

收入穩定，對自己也很好……

「我只是常常不小心弄傷自己就被當

成家暴，很困擾呢。」主人笑著說。

氣氛十分融洽，主人跟母親都笑得很開

心。年輕的男社工雖然一開始表情很僵硬，

卻也在這樣的氛圍下逐漸放鬆了。

「唉呀，這種狀況也不是不會發生……

只是我們寧願錯估，也不想讓受害的孩子繼

續痛苦下去，這點請你們一定要見諒。」社

工看著母親，臉頰微紅的說著。

又寒暄了幾句，社工便準備離開了，

母親還問他要不要留下來吃晚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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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慌忙地拒絕了，母親便露出一副遺

憾的表情：「那我送你離開吧。」

＊

事情發生了，比平常更激烈的暴力，

還有辱罵。

──妳又去通報？妳這個累贅，竟然

又去通報？信不信我把妳剝光光丟到外面讓

妳自生自滅？

「對不起……」主人哭著、囁嚅著。

──還知道說對不起？我受夠了、受

夠了！妳跟那個男人一樣，只會背叛我！生

了副好皮囊就這樣欺騙每個人！

「我沒有，我沒有……！」主人哭得

更厲害了。

──為什麼我會懷上妳呢？累贅、拖

油瓶、寄生蟲，應該把妳打掉的！為什麼我

沒有這麼做呢……？

「不要哭，拜託不要哭……媽，不要

哭……」主人顫抖著伸出手，渴望給母親一

個擁抱，卻被粗魯的揮開了。「我沒有騙妳、

我愛妳、我愛妳──」

──不、要、再、騙、我、了！

然後主人不哭了。

缺少燈光的房間只剩窗外的路燈可以

照明，所有的東西只隱約看出輪廓。所以我

無法確定主人的臉上、脖子上、胸口、大腿

那些黑色的痕跡是什麼。

主人的母親也不哭了，呆站在原地好

一陣子之後，走去開了燈。

接著是她的尖叫還有慘號。

主人倒在地上，在電視前面，我的正

前方。

主人的母親還在叫，不同於總是隔著

牆壁傳來的嬌媚或是施行暴力時的凶狠，是

恐懼、是後悔。她「砰」地關上房門，離開

了房間。

我看著主人，那雙天空色的眼睛沒了光

輝，臉頰還濕濕的，雖然被血蓋掉了大半，

卻看得出有流淚的痕跡。

唯一能止住主人哭泣的是擁抱、還有

睡眠，主人的眼睛睜得比平時還要大，一定

是還沒睡著吧。如果我能動就好了，我想擁

抱主人。

主人的表情雖然扭曲了，雖然被黑色

的長髮遮住了半邊臉頰──但還是很美，我

讚嘆著。

即使主人會對我暴力相向，但她也有

很溫柔的時候。

我不希望主人哭泣。

我想告訴主人我愛她，就像主人的母

親總是在半夜那樣呢喃一樣。

＊

雖然娃娃不需要睡覺，但我好累。當

我恢復意識時我已經看不見主人了，也看不

見電視，我想我應該是坐在床上。

兩個男人正在粗魯地將主人的書本、

文具、衣服等等的東西塞進大小不一的紙箱

內，還說著些我根本聽不懂的話。

「阿雀真傻，為什麼被那男人拋棄了

還是不回家呢？家裡明明有我跟大哥。」

「……要是我們當初沒有說要斷絕關

係的話，她說不定會回來求救。」

「現在說這些都太遲啦，我的小姪女

已經被打死了，阿雀也跳河了，什麼都沒

了……要看電視嗎？」

我聽見主播一如往常甜美的聲音。

──這起人倫悲劇發生在 A市，一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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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耀明
 ╱ 評語

這是人倫悲劇，母女摩擦與家暴呈現無疑。特別的是，敘事角度由玩偶切入，而且布偶也成了「家暴」對
象。這篇小說的取材與設計手法，令人激賞。但是，情節容易淪為交代，如果再細膩呈現會更深刻。

未婚媽媽將自己才高二的女兒用鐵椅毆打致

死後，跳河自殺。根據鄰居指出，該未婚媽

媽精神狀態似乎極不穩定，家中時常傳來女

兒的哭聲……

──高二女生的朋友表示，死者成績

總是名列前茅，且樂於指導同學的課業，非

常好相處……

主播的聲音消失了。「怎麼又是這個

報導，真討厭。」

其中一個男人走到我面前：「說起來

也真神奇，為什麼這個娃娃會躺在那孩子的

屍體旁邊？」

「說不定它才是兇手喔。」另一個男

人開玩笑似的說著。「大概是從電視旁邊掉

下來的吧。」

「可是那姿勢很奇怪啊，就像是捧著

那孩子的臉頰一起睡去似的。」

「……算了，不過這娃娃我可不要帶

回家給孩子玩，曾待在屍體旁邊，想到就發

毛。」

「那賣掉，轉角那裡不是有間奇怪的

店嗎？或許他們會收。」

「啊──你是說那間擺著青鳥木偶，

還有薔薇盆栽的店嗎？等等就去吧。」

兩人又說了些什麼我聽不懂的話，然

後將我塞進紙袋。

我還是不清楚發生什麼事情，但我又

累了。

如果能就這樣睡去就好了，最好能做

個像童話故事一樣溫柔甜美的夢。

無論受了多少傷害，在最後都能夠過

著幸福生活的夢。

「歡迎回來。」我聽見了誰的聲音，

在我昏睡之前。


